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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杨柳关，这个古代关隘的名字，洋溢着诗意，让人联

想到元代诗人全晋《赠月经历》中脍炙人口的诗句：“杨柳
丝丝不系鞍，送君容易别君难。”然而，当我怀着遐想踏足
这片土地时，却发现四周的山川间，早已没有了杨柳依依
的景象。

在我的记忆中，杨柳关与婀娜多姿的杨柳树紧密相
连。古书记载，杨柳关的得名，正是源于昔日山梁上漫山
遍野的繁茂杨柳林。这里，曾是西魏时期西流县的疆域，
为了抵御来自开江（今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宣汉（四川
省达州市宣汉县）的盗贼和土匪的侵扰，当时的县令便在
此地设立了一道关卡并建有“哨楼”，并赋予它“杨柳关”
这一富有诗意的名字。

关卡的大门两侧，立柱上镌刻着“兵备三千铁甲，地
连二百雄关”的霸气对联，这不仅揭示了此地地势险要，
也凸显了杨柳关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这副对联，仿佛
在诉说着杨柳关曾经的辉煌与荣耀，让人不禁对这片土
地充满了好奇与敬畏。

二
杨柳关不仅承载着古代的军事辉煌，更与近代中国

革命的烽火紧密相连。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红
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山川，一片被红军烈士热
血染红的神圣土地。

站在杨柳关的隘口，环顾四周，险峻的山势与茂密的
草木交织成一幅宁静的画面，但在这宁静之下，却埋藏着
当年红军激战的痕迹。时光荏苒，战争硝烟已散去，历史
的记忆却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上。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领导下，从
陕北挺进四川，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0月下
旬，四川军阀刘存厚、廖雨晨和刘湘的增援部队共8个团，
对川东游击军和红四方面军进行围追堵截。在敌我力量悬
殊的情况下，川东游击军派出第二支队长王波为代表，前往
宣汉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接见了王
波，并迅速派遣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率领七十三团和红四
军二十八团前往南坝、上峡一带增援。在南坝镇下八场文
家祠堂，许世友与川东游击军司令员王维舟等人共同商定
了作战方案，随即发起了马立爪、黄石、圣墩寺、七里峡（现
重庆市开州区杨柳关至上峡一带）等系列战役。

1933年10月27日，川东游击军与红九军七十三团
在黑天池、罗家湾、杉冒尖（现分别位于重庆市开州区三
汇口乡的分水村、杨关村、小江村）和七里沟一线，以杨柳
关为中心，展开了正面佯攻与侧面迂回的战术。他们向
退守至杨柳关至七里峡一带的敌军发起了总攻，并在杨
柳关口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经过三天三夜激
战，敌军见四面八方红旗飘扬、炮声隆隆、喊杀声震天，顿
时陷入混乱，不顾一切争相逃命，有的跳岩、有的跳坎，伤
亡惨重。我军乘胜追击，直至高桥关，与川东游击军一同
消灭了转战四年多的国民党军队。

据当年参战的老红军回忆，此次杨柳关、七
里峡战役，红军和川东游击军以阵亡近
100人的代价，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如今，杨柳关至七里峡一带的山
头沟梁上，仍依稀可见当年
红军战士的坟墓、激战
后的枪弹壳、战壕、
练兵场和作战工

事等遗址，它们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三
后来，在我对杨柳关战役的深入研究中，一个疑问始

终萦绕心头：红军在攻克杨柳关后，为何没有乘胜追击，
直捣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和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

有一天，当地的一位乡间长者向我娓娓道来一段关
于杨柳关的传奇故事。这位老者告诉我，红军在杨柳关
取得胜利后，本欲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为此，他们派遣
了四名侦察员进行敌情侦察。侦察员们在夜幕掩护下展
开行动，在夜色朦胧中，他们看到关道出口处，有两名身
穿红衣、身高惊人的士兵正手持钢枪，守卫着关口，阻挡
着他们的去路。从远处望去，关口处似乎布满了戴着红
头巾的士兵，埋伏在崇山峻岭中。侦察员们急忙返回红
军指挥部所在地，向指挥员报告：“敌兵在关口处埋伏了

大量的敌军，火力强大，建议放弃追击。”指挥员听完汇
报，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最终选择了放弃乘胜追击。

时间流转，历史的面纱逐渐揭开，当年的迷雾也随
之消散。原来，侦察员所描述的红衣士兵，不过是谭家
山和瓦子坪道路两旁挺拔的枫叶树。朦胧的月光洒在
繁茂而硕大的枫叶树上，远观之下，仿佛就是埋伏在丛
林中的敌兵，从而引发了误传。这一切，不过是一个流
传至今的传说。

后来我了解到，红军之所以没在杨柳关大捷后立即
追击，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处于战略上的深思熟虑。当时，
川东游击军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们必须前往南坝与红
四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抗日。这次会师，不仅是力量的
汇聚，更是战略布局的优化。会师后，川东游击军被改编
为“红三十三军”，这支新生力量在抗日战争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继续书写着英勇篇章。

杨柳关战役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它所承载的革命
精神却历久弥新。杨柳关一带至今仍流传着当时的歌
谣：“红军打下杨柳关，干人（穷人）心里好喜欢。土豪吓
得钻洞洞，刘湘哭得喊皇天。”这首歌谣不仅反映了当时
民众对红军的拥护，也揭示了杨柳关战役在民众心中的
重要地位。这片翠绿的山川，浸透了烈士的鲜血，埋葬着
烈士的遗骸。杨柳关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革命精
神的永恒象征。

四
在今日的杨柳关，昔日的战场遗迹仍依稀可辨，红军

战斗留下的战壕、练兵的演武场，以及红军烈士的无名
墓，皆隐没于浓密的森林之中。透过层层叠叠的绿意，仿
佛能依稀回想起当年红军战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场景，似
乎能听见那激昂的号角，感受到那炽热的革命激情。

山峦起伏，林荫蔽日，蜿蜒的小径上新建的三座亭台
若隐若现，山间鸟鸣声声，苔痕斑驳，一片宁静祥和。杨
柳关上的烽火与战歌虽已远去，但那段悲壮的历史，红军
战士用生命守护的这片土地，如今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杨柳关这个名字，早已超越了军事要塞的范畴，成为
一段历史的见证、一段红色的记忆。在这里，我们得以窥
见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感受革命先烈的英勇无畏。

立于杨柳关遗址之前，我不禁沉思：是什么力量驱
使着那些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是

什么信念让他们在生死关头依然坚守信
仰？答案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民

族独立的渴望、对人民幸福的追
求！

（作者单位：重庆市
开州区博物馆）

悠长而炽热的夏
日午后，阳光如金色的绸

缎，毫无遮拦地铺满了整个村
野，将每一寸土地都烘烤得滚烫。

然而，在这片被烈日拥抱的土地上，
一场与自然赛跑的游戏悄然上演——抢

偏东雨。
偏东雨，一个带着几分神秘与急促的名

词，它不像春雨那般细腻缠绵，也不似秋雨般萧
瑟凄凉，更非冬雨的冰冷刺骨。它是夏日午后的

不速之客，带着几分不羁与狂野，总是在人们最不经
意的时刻，以一种近乎挑衅的姿态降临。
“轻轻吹过一阵风，盈盈飞来几朵云，骄阳悄悄躲起

来……”这熟悉的前奏，如同儿时记忆中悠扬的歌谣，每当
这时，村中的老少便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活计，抬头望向
天边逐渐聚拢的阴云，心中暗自盘算着：“偏东雨来了。”

“偏东雨来了，抢偏东雨了！”简短几声呼喊，如同集结
号一般，瞬间唤醒了沉睡中的村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少，
纷纷从午后的倦意中挣脱，如同被唤醒的战士，迅速投入到
这场与自然的较量之中。

我的老家，坐落在一片翠绿的山坳中。那些年，生产队

就靠一块约2000平方米的斜坡石坝滩摊晒粮食。每当收
割季节来临，金黄色的苞谷和沉甸甸的稻谷便铺满了整个
石坝滩，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然而，这满目的丰收景
象，却也时刻提醒着我们，偏东雨的威胁如影随形。

午后的阳光依旧炽烈，人们往往选择在这个时候小憩
片刻，以缓解上午劳作带来的疲惫。然而，这份宁静总是短
暂的。随着一声“抢偏东雨”的呼喊，整个生产队瞬间沸腾
起来。大人们迅速起身，孩子们也顾不得穿鞋，光着脚丫子
跟在父母身后，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就此拉开序幕。

撮箕、铲子、扫帚……各种工具齐上阵，大人们身手敏
捷，孩子们也不甘示弱，大家齐心协力，以最快的速度将晾
晒的粮食收拢成堆。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滴落在滚烫的石
板上，瞬间蒸发成水汽，但没有人顾得上擦拭，因为每一秒
的拖延都可能意味着粮食的受损。

然而，偏东雨似乎总爱与人开玩笑。有时，当你刚刚松
了一口气，以为已经成功将其拒之门外时，那云朵却又像是
调皮的孩子一般，悄悄地溜走了，留下满地的狼藉和人们无
奈的笑容。虚惊一场，虽有几分遗憾，但更多的却是庆幸与
释然。毕竟，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早已学会了与自然和谐共
处，懂得了在逆境中寻找乐趣。

当然，并非每次都能如此幸运。有时，偏东雨来得异

常猛烈，仿佛要将所有的
暑气一并带走。大颗的雨点
如同密集的鼓点，狠狠地砸在地
面上，溅起无数水花。此时，人们的
动作更加迅速而有力，每一个动作都
充满了对粮食的珍视与保护。尽管累得
气喘吁吁，但看到那一堆堆被塑料薄膜紧
紧包裹的粮食，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满足
与自豪。

抢偏东雨，不仅仅是一场与自然的较量，更是一
种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在这场战斗中，人们学会了
团结、勇敢与坚持。回忆起那些夏日午后的时光，我的心
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关于家乡的记忆，关于亲情的
温暖，更是关于一种不屈不挠、勇于挑战的精神的传承。

如今，虽然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充满稻香与蝉鸣的村
子，但每当夏日来临、每当天空中出现熟悉的阴云时，我
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抢偏东雨”的岁月。那些汗水
与欢笑交织的日子，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永远镌刻在
我的心中。我知道，无论走到哪里，那份对家乡的眷恋与
对自然的敬畏之情，都将如影随形，伴我走过人生的每一
个春夏秋冬。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

抢偏东雨
□卞中恒

杨柳关杨柳关，，生命书写的传奇生命书写的传奇
□王永威

杨柳关，位于重庆市开州区三汇口乡。这
个名字，如同一曲悠扬的旋律，在历史长河中回
响。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名，更是一段厚重的历
史，一段用热血和生命书写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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